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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海洋经济？作为陆地经济的对立面，海洋经济的概念其实并不清楚。  

     

 

  

  变化中的海洋经济 

  什么是海洋经济？作为陆地经济的对立面，海洋经济的概念其实并不清楚。2011 年的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洋产业之首“滨海旅游”占总值 1/3，其实那是把逛城隍庙、登电视

塔都算在内，和海洋不见得有直接关系，用作海洋开发利用的标志并不合适。尽管如此，与

十多年前渔业占海洋产业 1/2以上的局面相比，中国的海洋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过在国际海洋产业总值中，海底油气占 1/2 以上，而在中国还不到 10%，可见仍然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 

  海洋的开发利用，历来是指“渔盐之利，舟楫之便”，都是在海面。现在海面的渔业、

航运等产业还都极为重要，而且借助于高科技都有了改朝换代的大变化；同时在海洋空间、

海水利用上，也都开辟了许多新途径。然而海洋产业最大的变化，在于从海面拓展到了海底。

随着技术进步和油价飙升，石油业逐步从陆地向浅海、再向深海推进。2004 年海洋的油、

气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 34%和 28%，预计到 2015年将达到 39%和 34%。新世纪十年来发

现的大油气田，40%是在水深超过 400米的深海，20%在浅海，陆地已经退居第二位。 

  石油开采向海底转移，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从油气输运的海上船只和海底管道，到

海底施工以至监控设施，都是高科技的产品。中国海上油气从“白手起家”，到 2010 年底

建成“海上大庆”，已经占国产油气的 1/4；2006年开始又在南海发现了深水大气田，即将

建成开采，成绩卓著。但是无论规模或者能力，中国的海洋油气还都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 

  深海发现展示前景 

  地球的表面其实是以深海为主：水深超过 2000米的深海占据六成，而所有的大陆加起

来还达不到三成。隔了平均 3800 米深的海水，人类对海底地形的了解还不如月球甚至不如

火星的表面。人类关于深海的知识，绝大部分来自二次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先是发现地

球上最大的山脉在海底，这才弄明白地球表面分成板块，生成板块的海底山脉上会喷出热液，

板块消失在海沟底下会引发地震。后来在深海发现了地球上居然还有第二个生物圈：与我们

依靠氧气和光合作用的生物圈不同，深海的“黑暗食物链”见不得阳光和氧气；甚至于几千

米深海底下的地壳里，还生活着依靠地球内部能量的“深部生物圈”，这个黑暗的微生物世

界居然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30%。可见开发深海资源的潜力，远远不只是石油天然气。 

  但是资源不等于产业，深海产业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并不明确。最先被注意到的是金

属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平洋的锰结核（多金属结核）走红，接下去是海山上的钴结壳，

最近的热点移到大洋中脊热液口的金属硫化物，然而迄今为止都还没有转入正式的商业开

采。现在最引人注目的，反倒是新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即所谓“可燃冰”。据估计“可燃

冰”中碳的储量将超过全部矿物燃料的总和，有希望成为未来能源的主体。最近日本又发现

太平洋深海底的稀土资源，据说可采储量超过陆地 1000 倍。可见，海洋产业向深海拓展既

有极大的潜力，又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海洋产业概念的不成熟，反映的正是人类认识海洋的

局限性。 

  意义更为深远的突破，发生在三十余年前的东太平洋，在那里发现了上面所说的深海热

液和地球上第二个生物圈。和我们以氧和叶绿素为基础的有光食物链不同，深海“黑暗食物

链”的基础是还原环境下的硫细菌。这种“另类”的生物对人类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害处，



目前都并不清楚；清楚的是我们原来的海洋概念要纠正，深海海底决不是地球上各种过程的

“终点”。原来海底是“漏”的，从海底向大洋深处不断冒出来自地球内部的物质和能量；

海洋是双向的，海里既有自上而下，还有自下而上的物质流和能量流。随着陆地资源的枯竭，

深海资源的潜力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可以预料，今天深海发现的国际竞争，也就是几十

年后海底开发之争的前兆。 

  新世纪的海上之争 

  深海的发现固然伟大，但是参与其中的只是少数发达国家。金砖四国除了俄罗斯本来是

海洋大国外，巴西就是靠深海石油才得以“兴邦”，中国和印度现正徘徊在深海俱乐部的大

门内外。但是国际海上之争的现实正驱使各国赶紧拿定主意，如何去应对新世纪海洋开发的

前景。根据 1994 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占有岛屿就可以将周围 200海里范围划

为专属经济区，近年来国际海岛之争不断升温，其根子就在于海底资源。但是与陆地不同，

海底的开发完全依靠高科技。没有下海、深潜的能力，即便坐拥大片海域，也只能望洋兴叹。

因此，新世纪的海洋之争其实是科技之争。当年依靠炮舰争夺海面，现在依靠高科技争夺海

底。2007年俄罗斯在北冰洋 4000 米海底的插旗之举，原因是北冰洋可能蕴藏着全球未开发

油气的 1/4；日本在冲之鸟礁石上人工筑岛，为的是在西太平洋占据比它本土面积还大的深

水区。 

  中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海洋都是我们的软肋。19世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就

是从海上的失败开始；20世纪的淞沪战役，我军防线也还是从金山湾海上被突破、最后导

致南京大屠杀。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性地以陆地大国自居、对海疆并不经意。但是今天中国

的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再也经受不起由于缺乏海洋意识而造成新的失误。能否从高科技入

手形成进入和开发深海大洋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前景。 

  振兴华夏走向海洋 

  近年来，中国对于海洋科技给予了空前的重视。海洋事业，正在经历着郑和下西洋以来，

六百年不遇的发展良机。在科技领域，中国已经开始从近岸走向大洋。上个世纪 90年代起

步的大洋专项，已经取得了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和印度洋金属硫化物的专属勘探区，我们的极

地考察船也已经游弋在南大洋与北冰洋；五六年前，我们在南海北部发现了深水大气田、采

到了深海“可燃冰”，在深海资源的勘探上前进了一大步。 

  当前深海探测的主要技术，在于深潜、深钻和海底观测。深潜技术是深海探测的尖兵，

从三十多年前深海热液的发现，到最近卡梅隆导演单身下潜万米深渊，都燃起了深海探索的

国际热情。中国已经建成了载人和不载人的深潜器，“蛟龙”号继去年 5000 米后又将下探

7000 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是对深海底下进行直接探测的唯一手段，四十来年的国际合作，

始终引领着深海和地球科学的学术前沿。中国于 1999 年成功主持了南海第一次大洋钻探，



目前正在争取第二个航次的实现，然而执行任务的都是美国钻探船，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建造

自己的大洋钻探船，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进入国际深海探索的最前沿。海底观测系统是

新世纪海洋科技的热点，它将各种观测仪器放置海底，通过光电缆连接上岸，对海洋进行长

时期的实时原位观测，相当于把“气象站”和“实验室”设在海底。“海底观测网”的建设

提出了控制深海的全新思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在发展深海技术、开展海底调查勘探的同时，中国也于去年启动了预算 1.5亿元的基金

重大计划“南海深部过程演变”，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深海基础研究计划，赢得了国际

社会的高度关注。如今深海科学考察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一项成功的科研计

划和国际合作，可以在海洋开发中既发挥主导作用，又促进互惠关系，在海洋和谐开发的进

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南海的现实告诉我们：科技在国际海洋权益争夺中的作用，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科学界对于海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面向海洋再铸辉煌 

  近年来，沿海各省纷纷提出进军海洋的各种规划，正在为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本身已经是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基地之一，当前的问题是

满足于现状，还是面对新形势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能不能进一步发挥上海的优势，为国家

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建议上海以深海大洋为目标，从海洋高科技入

手，为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上海的海岸线较短、海域面积有限，如果简单地效法兄弟省市，以发展“海上上海”为

目标，其实际价值比较有限。上面说过，深海大洋是振兴华夏、发展海洋经济的大方向。“进

军”深海属于国家行为，但是国家总要落实到某个地方贯彻执行，这方面上海和长三角地区

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因为这里集中分布着中国深海科技上最具优势的单位。从科技基础与

经济支撑的实力看，上海应当义不容辞地挑起建设我国深海科技基地的重任。 

  海洋经济的特点在于投入大、周期长；而通过深海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则要求有更长的

视野和更大的决心。一方面要求决策层的远见，能够提出跨任期的目标；另一方面要求采用

新颖的运行模式，克服现有体制上的瓶颈。中国海洋事业的宿疾在于经营体制分散、合作机

制匮缺。科学与技术分头模仿国外，科研和企业各自寻求出路，导致追求目标的小型化和投

入回报的低效化，而这正是世界各国海洋事业发展中的大忌。然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上海在

中国沿海省市中享有优势。近年来，上海市政协多次举办推动海洋事业的各种活动；本市科

技界在市科协的主持下，也连续五年通过“从长江口走向深海”的系列活动，促进着海洋科

技的发展。上海市政府已经在 2010年设立跨单位的“上海海洋科技中心（筹）”，力争通

过实际项目的执行，形成强-强联合的跨系统海洋科研基地。目前，“中心”已经在海底观

测系统的建设上取得初步成绩，期待市政府的进一步支持，争取国家大科学工程落户，最终

在长三角地区建设我国深海科技的南方基地，成为国际海洋科技竞争的劲旅。 



  长江龙头东海窗口 

  上海作为世界超级大都市，你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上海从海上来。7000年前，上

海还淹没在海水之下；是长江的泥沙，堆起了上海。从当年列强角逐的十里洋场，建设成今

天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上海的发展始终离不了海。那么今天，上海还有什么潜在的优势，

可以带来更大的进展？回答还是：到海上去，在国际的海上竞争中再铸辉煌！ 

  长江龙头的地理位置，给了上海发展的地理优势；然而之所以能成为龙头，原因在于它

是通向东海的窗口。作为航运中心的上海，不仅要肩负起“长江龙头”的职责，而且应发挥

其“海洋窗口”的作用，争当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的排头兵。上海不仅有地理位置上的

优势，而且具有海洋的传统和高新技术的基础，又是我国海洋科技精华云集的地方，是我国

最有竞争力的海洋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基地。上海和长三角地区，集中了我国海洋科技半数

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着我国制造深海船只、深潜器等各种设备，以及开展极地考察

的基地，具备发展深海科技的优越条件。如果上海能够选择与兄弟省市有所不同的方向，背

靠高科技、面向新产业，实现跨越式的错位发展，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建成面向西太平洋国际

竞争的我国深海科技中心和新时代海洋经济的发展基地。 

  当然，发展海洋经济不是件孤立的事情，还必须在政策上探索新路，在加强社会的海洋

意识和培养海洋的各种人才上采取有效措施。从海洋科技到海洋经济，都需要实现跨部门、

跨单位的合作，发挥政府与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为此，上海不仅要从高科技着手，

还需要经济体制上的创新。同时，中国发展海洋事业还需要弘扬海洋文化，加强海洋知识和

海洋意识的传播，而在这两大方面，上海和长三角都具有历史优势和现实优势。当年郑和曾

经从这里的浏河口出发下西洋，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将再度起航，为海上的华夏振兴贡献力

量。如果把中国弧形的海岸线比作一张弓，把东流的长江比作一枝箭，那么上海就是指向深

海大洋的箭头，让我们拉满弦、开长弓，射向明天的辉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本文是以作者 2012 年 4月 17日在中共上海

市委常委学习会上所作的辅导报告讲稿为基础，修改而成。经授权刊登。原题：海洋经济与

未来上海。） 

 


